
                                
 

 

日本外交政策论坛  No. 48  

在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中暴露的脆弱性：
日本能否从“数字战败”中复活 

 

宫田裕章（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数字化的落后导致的混乱 

 

—— 请列举 COVID-19对策中因数字化落后而产生的问题。 

 

原本，COVID-19 对策的运用中有各种各样的要素缠绕在一

起，仅仅用数字化的落后无法全部解释清楚。我只想基于事实来

说。 

很多日本人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口罩短缺问题。假设库存量一

样，若通过数字管理，只要掌握在哪里有多少，让这些库存流通

即可，就可以防止无法送到那些特别需要的人手里的情况。比如，

对于一线工作者和原本有疾病的高风险人群，确保他们能用一个

月的用量，其他人也能保证两周的用量等，明确地告诉人们的话，

很多人就能放心，可以抑制口罩的囤积。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不仅在日本，在全世界都发生了厕纸

的抢购。没有必要突然大量需要，但是市场里的货物还是不够了。 

最具象征性的是，2020年实施发放每人 10万日元问题。从

外国的例子来看，德国和英国在几天内，印度也在一周左右就发

放完毕了。然而，日本到支付完为止花了几个月时间，而且当时的数字改革担当大臣平井卓也愤慨地说：

“多花费了 1500亿日元的额外费用。” 

日本是世界上 GDP比较高的国家，都觉得“数字化方面没有太落后”，但实际上日本在 2020年的世

界数字竞争排行榜排第 27名。 

 

过于强烈的“面对面主义” 

 

—— 一段时间在日本被认为也会走进远程办公时代，但最近似乎也有很多公司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 COVID-19 疫情也很严重，在远程办公方面日美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虽然实

施远程办公的比例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根据内阁官房的资料显示，在美国认为在家工作更有效率的人

约占 40%，表示不比上班差的接近 85%。相反，在日本，80%以上的人认为在家工作效率低。 

 

宫田裕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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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本的房子小，不适合远程办公、职业构造的也不同，不能单纯对日美进行比较。而远程教

育根本就很难渗透到日本的教育现场。根据 2018年 OECD的“教育现场是否日常使用 ICT（信息与通信

技术）”的调查显示，日本在 31 个国家中排名最后。在这个背景下，有人指出，在日本的教育现场，

ICT有一种被认为有阻碍教育的倾向。在日本，和远程办公一样，认为面对面交流是基本“原则”，这阻

碍了日本的数字化发展。也有人说因为导入 ICT，现场就不需要教师了，但是并非如此。不如说，教师

可以更能贴近对每个孩子的教育。 

世界已经把数字选项握在手里，向新商业和教育以及新的行政模式过渡。日本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

开拓未来，这一点很重要。 

 

—— 在德国和英国等国家支付补助金的动作较快，是因为政府掌握了个人纳税数据等数字数据的原因

吗？ 

 

我觉得是那样。日本在 IT环境构筑方面也很落后。在日本，2020年 11月，My Number卡和银行账

户之间的关联义务化被搁置下来。如果不说明这种方式的好处，突然说“请把个人身份证号码和银行账

户绑定起来”，会让人感觉隐私被单方面侵犯，容易令人“生厌”。 

重要的是大家对 IT 能做什么要有一个共享。例如，具体提示“即使不申请也会得到补助金”就很

重要。这也表明日本的智能手机拥有率比其他国家低。没能广泛地共享智能手机给生活带来的变化。 

在高度经济成长期，日本铺设的道路和电话网等基础设施，即使当初没有明确设定目的，之后用途

业拓展开来。但是，如果不设定目的就导入 IT的话，IT就无法使用了。My Number卡在世界范围内也

逐渐成为标配，我不认为不好，但是必须要一边考虑如何使用它一边建设这方面的社会基础设施。 

在世界先进地区，使用 IT 并不是用来给大家同时发放同一个东西，而是在必要的时机向必要的人

传递必要的服务。这将成为今后社会的一个形态。 

作为其中一个例子，从 2020 年开始，当时河野太郎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推进单亲妈妈的贫困对策的

项目。 

日本单亲妈妈的贫困率不仅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也相当高。虽然有支援制度，那是生活

越是困苦，受诸多原因影响自己申请支援也很困难。因此，如果将雇佣、福利、医疗数据等联系起来的

话，行政方可以察觉到困难状况，提供妥善的服务。或者，如果能共享健康检查的数据的话，看孩子体

重的增长，就会发现贫困和虐待等情况，趁早可以给予支持。 

通过连接数据，在情况变得更糟之前开始支持。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后必须考虑的 IT的使用方法。 

 

“数字战败”的主要原因 

 

—— 为什么日本在数字化方面落后，导致被说“数字战败”了呢？ 

 

从这 30 年来日美的经济状况来看，日本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但实际上美国的福特和通用等企业也

在低增长。但是，由于被称为 Tech Giant（Big Tech）的 Google、Apple、Amazon、微软、Netflix等

大幅增长，形成一个国家成长的曲线。 

像高度经济成长期那样，在可预测的情况下社会缓慢前进的时候，传统企业的成长策略行得通。但

是，在数字革命正式开始的局面下，产业结构本身发生了变化，但是企业却保持了原有的商业模式。再

这样下去，要想继续成长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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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日本没有投入到风险企业和启动企业（拥有独立性创造新的价值，给社会带来冲击的

企业），即没有形成拥有独立性创造新的价值，培养给社会带来冲击的企业。我认为这是过于执念于制

造业的制造东西，迟迟未能向以数字为轴心的商务模式转换所导致的结果。 

 

—— 日本人对于发布个人信息的抵触很强，所以无法进行数字化…。 

 

不想拿出个人信息这一点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共同的，并不是日本人很突出。也有调查结果显示，

欧盟的一部分国家的隐私意识比日本还要高。比日本国民对政府抱有不信任感的国家也有很多。 

日本的问题是政府没有与人们共享如何使用信息的蓝图。实际上，很多日本人使用 Facebook 和

Google。虽然很多情况也有不知道 Facebook和 Google的规约，但是大多数情况都时因为方便才使用。

另有调查结果显示，被问到“为了公共目的可以使用个人的数据吗？”，多数日本人表示能接受。 

反过来说，日本数字化的落后也侧面反映了从高度经济成长期到昭和时代（1926-1989）末期取得

了经济上的成功。全国各个角落的基础设施都很发达，比如说都有了传真，信息传递也变得非常方便。

因此，没有更换新的数码机器，只是在灵活地运用已有的机器，一晃就过了 30 年。结果，日本在报告

COVID-19病例时还在使用传真！这震惊了世界。 

但是，已经到了极限，必须彻底改变。日本的 GDP还比较高，在国际社会中也有竞争力。现在开始，

如果能抓住和先行一步的硅谷和中国不同的未来，可以走上新的台阶。 

 

创业精神不足 

 

—— 日本有上新台阶的 IT技术吗？ 

 

可能性和课题参半。例如，日本有本地化工程师（在自己公司或服务器房间运用管理物理基础设施

的技术人员），但是缺少世界主流的云开发工程师（在云上进行网络构筑和维护等的技术人员）。据专家

说，这些人才所需要的技能好比木造建筑和钢筋建筑那样有很大的区别。本地化工程师向云开发工程师

过渡并不容易，相反年轻人从一开始就学习 could和 AI运用也会更快。 

需要的高级人才，在磨练最先进的技术，或者在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才能聚集起来。技术如果不能

得到磨练，很难达到最尖端的高度。如在日本创造出有魅力的商业和用武之地，年轻人认为比起在 Tech 

Giants工作更酷，还能为世界做出贡献，这样人才就会聚拢而来。 

现在日本的问题如实地表现在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的发展道路上。在美国最优秀的人挑战启动企业，

其次是在 GAFA 这样的技术企业工作。在日本，不仅工程师不足，创业者精神也不够。缺乏支援优秀人

才立志创业的土壤和环境。 

 

发挥日本的优势 

 

—— 在劳动环境和收入方面有魅力的世界 IT企业竞争激烈。日本企业能和他们并肩、超越他们吗？ 

 

Tech Giants在不断变化，在他们改变的未来里也有世界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还有很多

没能实现的事情。例如，以凭借合理性彻底追求高效而引以为豪的 Tech Giants，在与饮食相关的多元

化的搭配上是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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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并不是越便宜就越好。当季的食物稍微贵一点也会买，好吃的东西和适合自己口味的东西，价

格贵也会买。人有各种各样的嗜好，在多样性和多元化中产生丰富的饮食文化。日本在世界上拥有顶级

的饮食文化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如果能让日本饮食多样性、多元化发展，构筑新的商机，就有很大的可

能性。 

同样，健康产业也是如此。在面对医疗和健康的时候，美国需要面对致力于占人口三成的肥胖问题，

以及贫富差距问题，但是日本有很多健康的老年人。我认为在扶持他们富有魅力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

有可能产生新产业。不只是如何预防得病，通过有魅力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地保持健康，这里应该有新

的商机。 

还有，如果能将日本的动漫等内容丰富的多元化文化很好地运用到下一个产业发展中，可能性也会

很大吧。 

    这样的价值，正是在高度经济成长下发展起来的、多种多样的日本文化的魅力所在。这里孕育着下

一个成长的机会。为此，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规划和蓝图。 

 

—— 是不是要针对使用数字的社会存在方式和未来提出新的蓝图呢？ 

 

在 2021年 6月的 G7会议上，首先提出的课题设定不是经济发展和国际协调，而是可持续性、多样

性、包容性。在全球框架下，课题设定的优先顺序和谈判的风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其中，仅

仅主张自己国家的利益是无法说服其他国家的。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个更大的框架中，日本和日本的

企业能提出怎样的蓝图非常重要。 

到目前为止，日本在数字的新的舞台上，要设定什么样的场面，缺乏决定性的设计。不仅是商业方

面，政府也同样。至今为止的行政和商业手法都重视以中产阶级为目标，统一传递同样的东西。因此，

对于不在这个范围的人如何个别应对就很困难。 

但是，通过利用 IT，在应对个别问题上，不会落下任何人。这才是今后我们必须考虑的 IT的使用

方法。除了以往考虑“大多数人的幸福”的想法以外，再加上少数群体，一个都不能落下的方案很重要。

对于多元事物进行多元应对，数字化有这个力量。 

 

数字厅（数位厅）的作用是什么？ 

 

—— 数字厅（数位厅）于 2021年 9月 1日成立。您对它有什么期待？ 

 

我在 2020年的数字改革相关法案工作组，就数字厅（数位厅）的应有状态提出了建议。“数字只是

一种手段，而是在多元化的未来，为贴近每一个人而使用”这种数字厅（数位厅）的理念在诸如上述的

对话中而产生，我也有同感。另一方面，在重新定义相关省厅的作用的同时创造未来，在庞大数量的课

题面前，有限的人员能够实现的事情并不多。 

数字厅（数位厅）的设立是有意义的，但是在初期阶段，不得不在庞大的课题中，为整治数字环境

而使用很多资源。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服务和创造未来都交给它来处理，并非容易实现。 

如何使用数字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在大多情况下，企业通过实施商业模式可以持续下去。需要

我们没一个人自己考虑如何创造新的商业、描绘怎样的未来，所以不能只对数字厅（数位厅）抱有过度

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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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该如何与数字打交道呢？ 

 

当然，通过数字化来警戒反乌托邦的出现的视点很重要，但是认识到正因为是数字，才能实现多样

性和不落下任何一个人的社会，重要的是将其作为开拓未来的手段来考虑。正如 COVID-19 感染对策中

低效率的运用所暴露的那样，在以往的非数字模式下，需要更多的人手，使得很多人无法被顾及。通过

很好地使用数字，终于可以向实现一直以来不可能的、贴近每一个人并包容每一个人的社会发展。我们

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选择一个新的选项，在尊重非数字的优点的同时，向未来迈进。。 

 

采访：户矢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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